









《戏曲艺术》1999 年第 3期 
- 
   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那么，在戏曲审美过程中，审美主体具体是如何实现自己对程式
的审美、进而获取心理真实的呢？ 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戏曲程式的这种审美特点自有它深刻的心理学依据。从心理学角
度看，程式的审美过程是审美主体与艺术形象邂逅与契合的过程，即
审美知觉的形成过程，其中主要包括两项内容：其一是感觉的输入；
其二是借助以往的经验对感觉到的信息予以综合和解释，也就是进行
“审美统觉”。在现代心理学中，统觉是指由当前事物引起的心理活
动同已有的知识经验、心理品质相连系相融合，从而更清晰理解事物
意义的心理现象。在表演程式审美的心理内化过程中，主体把舞台信
息同以往贮存的信息（包括对生活的感悟、对程式语汇的理解两方
面）联系起来，去完成主体经验世界作用下的审美建构。在这一过程
中，审美主体所知觉的已不是自然状态下的某一程式，而是融有主体
经验心理在内的这一程式的映象，即主体以自己对生活的理解为背
景，在特定的戏剧情境中，在熟知程式语汇的基础上对程式的独特理
解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审美客体的一些次要的、枝节的、非本质的信息
被忽略掉了，能够直接与审美主体心理状态相融合的信息被强化了。
表演程式中一些隐蔽的、微妙的、在一般情况下不易被接受的信息此
时却明朗起来，强烈起来。由此产生了一种似真似幻的审美状态，也
就是创造想象已经极大地发挥了自己的作用。 
程式在自己的艺术表现过程中，略物理真实而重心理真实，略实
态的再现而重心理的表现，这实际上是忽略了心理学上的感觉阶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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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出了统觉阶段，也就是表演程式虽然离实态生活较远，但它把自己
的力量重点使用在对观众情绪、情感、感觉、气氛的把握上，借此从
心理频率上牢牢抓住审美主体。在这一点上，美国著名符号论学者苏
珊·朗格的观点被引用来作为诠释再恰当不过，她认为艺术符号的表
现性就是“将情感呈现出来供人观赏的、是由情感转化成可见的或可
听的形式。它是运用符号的方式把情感转变成诉诸人的知觉的东
西”。 
戏曲的表演程式就是一种有别于有声语言的艺术语言符号。从其
负载效应来看，表演程式的审美感觉阶段，就是舞台信息的输入阶
段，实现的是由物理到生理的转化，主要依赖主体的生理机制和本
能；审美统觉阶段则实现生理到心理的转化，更多地依赖主体已有的
生活经验、艺术素养和个性特征等，所以即使同时面对同一审美对
象，不同主体心目中的审美映象也会各具差异、各有偏重，甚至大不
相同。 
表演程式本身具有双重品格，它是从生活中提炼而来并成为一种
规范，但在创造具体舞台形象时，又必须从生活出发根据人物性格和
特定情境对之加以发展和变化，以求取得规范性和人物性格的统一。
它既是演员体验生活、塑造形象的结果，又是演员进行形象再创造的
结果。所以，不同的演员，对同一剧情下的同一程式作不同的理解。
即使是同一演员，也会对同一剧情做前后不同的演绎。拿中国现代京
剧演员李少春演《闹天宫》来看，以往他演齐天大圣进瑶池一场，总
是力图从眼神中闪烁出惊羡以至垂涎的意态，后来在演出这一场时，
则尽量表达诧异和愤懑的神情。剧本还是原来的《闹天宫》，但前后
演出的不同，明显地体现了演员对于剧本的主动性。尤其在中国传统
戏曲中，剧本为演员留出的创造余地是相当空阔的，不同的演员会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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观众带来互有差别甚至截然不同的舞台形象和戏剧情景，而谁也没有
逾越剧本之矩。同样对于审美来说，“一千个观众有一千个哈姆雷
特”是绝对事实。其中奥妙，尽在于程式作为一种艺术符号，是一种
模糊语汇，不论给戏曲的表演创作还是审美都留下了广阔的主观生发
和创造驰骋的余地。它既相对定型，但面对不同的戏剧情境时又可以
相应变化；它所负载的内涵既相对同一，在不同审美主体眼里又千差
万别。即使面对同一剧情，不同的演员有不同的程度表现，不同的观
众有不同的审美要求。 
正是程式的存在，形成了戏曲对技巧极其关注、对形式美高度追
求，在同一行当上流派纷呈的特色，极大地满足了人们极为矛盾、无
限广阔的内心审美需求。“戏曲不但好看而且耐看”，戏曲不是以情
节之奇给人以悬念，而是以形式之美令人回味不已。观众对它不迷则
已，迷则百看不厌，其奥秘大抵在此。 
 阿甲先生有言；“戏曲是伴随形式美来认识生活的。”作为戏曲
构成的基本单位，表演程式本身是一种意象语汇的符号，是一种形式
表现，所以更进一步说，戏曲是通过程式美来表现生活的。程式依靠
舞蹈与音乐这对孪生姊妹，运用旋律、节奏、美的造型等艺术手段，
将戏剧矛盾诗意化、舞台化。以举手投足的细腻表演传情，以绚丽特
异的服饰刺激观众的想象，求得舞台上下一种精神的契合，利用意象
审美来完成自己对诗意的追求。正如美国语义学美学家苏珊·朗格所
说的：“戏剧不仅是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，而且也是一种独特的诗的
表现形式。” 
 
 
